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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之东
创世记 2:4-17
创世记 2:4 开启了世界太古史的一个新篇章。经过六天的创造与填充，大地在亚当和夏娃的仁慈治理下，呈现出一派灿烂且完美的景象。到了第七天（象征完美的数字），“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因为那一天没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他至今仍在安息。今天，他的儿女通过信心分享他的“安息日安息”（参见希伯来书 4:1, 2, 9）。
一些引言性的思考
耶和华神（Yahweh-Elohim）。 在故事进行到此处之前，摩西只使用了对神的一种称呼，即“以罗欣”（Elohim）。他极其用心地使用了这个名字 35 次（即 5 乘以 7，7 是完美的数字）。“以罗欣”适用于将神描绘为宇宙创造者的宏伟场景，象征着全能的神性。这 35 次重复是对这位完美创造者及其完美创造的有节奏的赞美。
但现在到了 2:4（这也是第 2 章实际应该开始的地方），对神的称呼转变为“耶和华神”（Yahweh-Elohim），即我们译本中的“The LORD God”。从这里到第 4 章结束（即创世记第二部分的结尾），“耶和华神”一直是主导性的称呼。其原因是，“耶和华”是神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并施行救赎的个人圣约之名（参见创世记 15:7 和出埃及记 3:14, 15）。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2 至 4 章中，唯一没有使用这个名字的地方是 3:2-5，当时蛇和夏娃在受诱惑犯罪时，有意识地避开了神的个人之名。著名解经家戈登·温汉姆（Gordon Wenham）评论道：“他们谈论的神是恶毒、隐秘且限制人的；他的性格与耶和华神截然不同，因此叙事者在对话中特意避开了这个名字。”
美妙的是，“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将上帝作为创造者和立约救赎者的两个方面融为一体。在安息日的语境下，安息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既是庆祝上帝作为创造者的日子（出 20:11），也是作为救赎者的日子（申 5:15），“耶和华神”这一称呼宣告了这两个现实。因此，在我们心中必须记住，每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主神（耶和华神）”这个头衔时，它都象征着我们的创造主和立约救赎主。这位“耶和华神”是何等全然美丽！
这个名字与本节内容的契合度显而易见，因为创世记 2-4 章聚焦于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在 2:4-17 中立刻就能看到这一点，该段落论述了人在受造界中的本性、地位和对神的责任。
后代（Toledot）。 第 2 章应从 2:4 开始的另一个原因是那句标志性的短语：“这是天地的后代（希伯来语：toledot）”。这个词在《创世记》中被使用了 10 次，用来引出主要的划分（见 2:4; 5:1; 6:9; 10:1; 11:10, 27; 25:12, 19; 36:1, 9; 37:2）。“这是……的后代”后面紧跟着对 1:1 中“天地”一词的重复，告诉我们即将读到关于创造的另一段叙述。这不是第二个创造故事，因为它集中在一个局部的场景，从宏观宇宙转向了“在东方，在伊甸的一个园子”（第 8 节）。这里的一切都发生在伊甸园。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第 4 节是一个整体，不可拆分。该节是用希伯来语的**交叉对称结构（ABBA）**写成的：
· A 天地
· B 创造（bara）之时
· B’ 耶和华神造（asa）之时
· A’ 地天
第 4 节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就像 1:1 一样。第 5、6 节则描述了上帝造人（2:7）之前土地的状况。
地。 第 5、6 节描述了在造人之前大地的未开发状态：“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英文标准版圣经》（ESV）边注中的“泉水”比“雾气”更贴切，这也是古代《七十士译本》、《武加大译本》以及大多数现代译本的译法。因此，这里的图景是地下泉水从地里升起，滋润干旱的大地。
这些“没有”告诉了我们土地荒废的原因：没有“草木”，没有“菜蔬”，没有“雨”，也“没有人耕地”。值得注意的是，描述地球产出植物的创世第三天，并没有使用“草木”和“菜蔬”这些希伯来词汇。正如卡苏托（Cassuto）解释的那样：“这些物种在亚当违命之前并不存在，或者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存在的，正是因为他的堕落，它们才来到这个世界或获得了现在的形态。”
因此，灌木和植物是亚当开始耕种土地后出现的坠落后现象。事实上，亚当堕落后，主对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3:18）。“田间的菜蔬”是指那些在亚当下劳作后才会生长的植物。至于灌木（草木）？卡苏托将其等同于杂草，并再次解释说：“在那些没有耕作的地方，土地自发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作为对人的惩罚……即我们今天在雨后以色列土地上看到的丛生的‘野地草木’（siah）。”
第 6 节解释了没有雨水的原因：“但有雾气（读作‘水流’）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里提到的滋润大地的水流很可能是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周期性的洪水。如果没有人去灌溉土地，上涨的水流也是徒劳的。这一切——缺乏雨水、灌木和植物——都指向了大地未受管理的状态。
因此，最核心的缺失元素是人。未受管理的创造界需要人来治理和征服。

人的本质（第 7 节）
如果说 1:27 对人的初步描述是诗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那么第 2 章的叙述则是同样强有力的散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 7 节）。
亚当：神所塑造。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塑造”一词表明创造行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同一个希伯来词在《创世记》后期用来指代人心中思想的“意念”（6:5）。在这里，它传达了神圣的预谋性。上帝就像陶工，完美地实现他的设计。人绝非事后的想法，而是那位设计了原子和宇宙的无限心智之刻意产物。
与此同时，人也属于大地，事实上是“尘土”。这一点通过一个美丽的词语双关得到了强调：“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ha adamah）造了人（ha adam）。”他的名字里就带着“地的尘土”。加尔文对此评论道：“亚当的身体是由泥土构成的，毫无知觉；这是为了让任何人都不要在肉体中过度狂傲。那些不由此学习谦卑的人必然是极其愚蠢的。”是的，加尔文！事实是，虽然我们是由神奇妙地构思和塑造的，但因为罪，我们终将回归尘土。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3:19）
亚当：神所吹气。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里有一种极度的亲密感，正如基德纳（Kidner）令人难忘的解释：“‘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带着面对面亲吻般的亲密度；这不仅是一个‘制造’的动作，更是一个‘给予’的动作，而且是自我的付出。”此外，“吹”（字面意思是“吹气”）暗示了一股强有力的呼吸，就像使火复燃的那种吹气（参见以赛亚书 54:16）。这与以西结枯骨平原的异象非常相似：
“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西结书 37:9, 10）
这里共享“气息”的隐喻暗示了亚当与其造物主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在创世记 1:27 中用“形像”一词表达。这个尘土之子拥有上帝的形像！在所有受造物中，唯有他能听见上帝的话语。在神之下，他要治理万物。
亚当：一个活着的受造物。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living creature）。”和动物一样，他也是“活物”（nepesh hayya），这个词也用来描述 1:20, 24 中的动物。他在生理构造上是相似的，以同样的方式获取呼吸和生命。但上帝将生命吹进他的体内，使他不同于动物。人是永恒的，拥有巨大的潜能，负有责任，并因此拥有通往荣耀——或灾难——的巨大可能性。

人的地位（第 8-14 节）
在伊甸。 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第 8 节）。“在东方的伊甸”是从摩西在西奈半岛的角度来看的。所以这个园子最可能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伊甸是一个地理区域，园子就设在其中。伊甸本身并不等同于园子。
第 10-14 节包含了关于园子的插叙，虽然描述得很清楚，但几乎无法完全考证。清晰的部分是：有一条河从地下源头升起，滋润园子，流出后分为四道：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虽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今天是可以辨认的，但比逊河和基训河却完全无人知晓。
关于伊甸园所在地的猜测五花八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经过南美洲奥里诺科河口时，猜测其水源来自伊甸园。19 世纪的作者 W. F. Warren 甚至主张伊甸园在北极！而英国将军“中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则坚持认为伊甸园位于塞舌尔群岛的普拉兰岛。
比较可靠的猜测是将其定位在波斯湾头的美索不达米亚。但由于年代久远，且可能经历过大洪水带来的地形变迁，我们无法确定。
在乐园。 可以肯定的是，亚当当时身处乐园！流自伊甸的大河象征着上帝赐予生命的同在（参见诗篇 46:4 和以西结书 47:1-12）。在《创世记》后期，它被称为“耶和华的园子”（13:10）。
“伊甸”在希伯来语中的常见含义是“喜乐”。这里种满了各种树木，“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第 9 节上）。这种对视觉和身体的极致慷慨，体现了上帝的丰盛。
赤身露体的亚当一无所缺。他拥有神的形像，有神亲手吹入的生命，他是完美的受造物之首。正如朋霍费尔（Bonhoeffer）所写：“亚当与上帝交谈、同行，仿佛他们彼此相属。”那确实是乐园。

人的责任（第 9 节下，15-17 节）
显赫的地位也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责任。
两棵树。 第 9 节的后半部分引入了这一点：“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并排立在园子的正中心。通过这两棵树，人类的命运将被决定。
生命位于园子的中心，吃“生命树”的果子将导致生命的延续。堕落后，亚当被逐出园子，“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3:22下）。但在启示录中，这棵树将再次出现（启 2:7; 22:2）。亚当起初并没有受到吃生命树果子的诱惑，因为他已经拥有了生命。
诫命。 上帝亲自颁布的诫命明确了亚当的责任：“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15-17 节）。
上帝的话首先是允许性的：“你可以随意吃。”亚当可以尽情享用园中的一切，包括生命树。这是奢侈而丰富的供应。
但上帝的允许伴随着禁止：“只是……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违背命令将带来确凿的死亡。
这里必须注意，经文并没有暗示亚当本质上是长生不老的。上帝吹入的气息赋予了生命（2:7），而这种生命的延续则需要通过支取生命树的果子来实现（3:22）。唯有上帝是本质上永存的（提提前 6:16）。
那么，在如此丰盛的供应下，那棵禁树的诱惑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诱惑，是企图在脱离上帝话语的情况下寻求智慧。 这是一个“道德自治”的行为——不参照上帝启示的旨意，而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亚当和夏娃渴望智慧，但他们试图在上帝的话语和旨意之外获得它。他们篡夺了上帝判定是非的角色。这就是原罪的核心：绕过上帝，为了让自己变得聪明而建立自主性。“我行我素”是一首通往死亡的自主挽歌。
相比之下，作为“第二亚当”的耶稣，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的（马太福音 4:4）。耶稣的一生完全依赖于上帝的话语。但第一个亚当选择了自主，故意无视上帝启示的旨意。亚当确实获得了“分别善恶的知识”，但这杀死了他——因为他是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智慧的。
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如何对待上帝的话语决定了一切。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诱惑——脱离上帝的话语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智慧。在将权威中心置于自主自我的后现代主义中，这种倾向被进一步强化了。作为堕落的人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信靠上帝纯粹的话语。
选择依然存在——是生命树，还是分别善恶的树。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但重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故事将如何结束？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们信靠上帝那真实无误的话语。

